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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电影的两种观照——侯孝贤与是枝裕和创作风格的比较
杨苏阳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侯孝贤与是枝裕和是东亚导演中备受瞩目的巨匠，二者的作品展现着纪实美学的独特魅力。虽然两位导演

在创作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品味仍能发现其各有侧重。本文深入比较了他们在“家族”主题和镜头语言思

想上的差异。侯孝贤通过宏大的历史视角，将“家族”融入社会与历史洪流中，呈现出深远的远观和纪实的表达。

而是枝裕和更专注于小家庭，通过温馨的近距离观察和真实情感描绘展示微小而真实的家庭关系。尽管两者主题

和镜语上存在差异，但共通之处在于对“人”的关照。无论是侯孝贤的社会历史视角还是是枝裕和的家庭微观描

绘，两位导演在影片中呈现对不同群体的关注和思考。这种关照赋予观众多层次的人性认知，丰富了电影作为媒

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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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与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被认为

是亚洲纪实电影领域的两位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在国

际影坛拥有着广泛赞誉。作为东亚导演的杰出代表，他

们分别是中国台湾和日本新电影运动的奠基人和实践

者。尽管两人从未共同合作，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微

妙而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枝裕和的作品既是对侯孝

贤导演创作的延续与创新，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是

枝裕和曾这样赞誉侯孝贤：“不是权威角度意义的，而

是让我觉得亲切的，宛若父亲一般的存在” 他将侯孝

贤视为偶像、精神导师，并曾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拍

摄了关于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

侯孝贤和杨德昌》。

侯孝贤对是枝裕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人在创作

风格、题材选择、镜语系统和人文观念上呈现出较高的

相似性。他们的作品都蕴含着深厚的东方美学，通过对

人性、社会和家庭关系的敏锐观察，为观众呈现出跨越

文化界限的共鸣之美。然而，作为两位成熟的导演，他

们在地域文化、个人经历和生活感悟方面依然存在显著

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构成了二人在影像创作上的区别与

特色，呈现出了纪实美学的多元面向。

1“小家”与“大家”——“家庭”的观照

仔细比较侯孝贤和是枝裕和的作品，会发现两位导

演都频繁关注“家庭”这一主题。侯孝贤的“童年三部

曲”和“悲情三部曲”都以“家庭”为叙事主题，而是

枝裕和的作品，如《小偷家族》《步履不停》等，大多

集中在家庭问题上。尽管两者都以纪实手法聚焦于家庭，

但仔细分析影视文本后可发现，它们在家庭结构和家庭

功能处理上都展现出独特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也指涉

到了二者的个人经历与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家的结构来看，侯孝贤镜头下的影片呈现

出的大多是一个多人共同生活的大家族，也即传统家庭

结构：《戏梦人生》讲述的是中国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

禄的往昔，其中的人物除了父母，还有祖父母、外祖父

母、继母、丈人和丈母娘等等；《悲情城市》讲述的是

林家这一大家族四兄弟各自的生活故事；此外，诸如《冬

冬的假期》《尼罗河女儿》等等影片中的家庭结构无一

不呈现出家族的样貌。反观是枝裕和影片中的家庭结构

则大多是以父母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也即现代家庭结

构：《比海更深》中的良多一家；《无人知晓》中的妈

妈和她的四个孩子；《海街日记》中的共同生活的四个

同父异母的姐妹等等。这种家庭结构建构的差异是与两

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侯孝贤一家本身作为“移

民”，经历的是作为外来者与本地人的交融冲突的时代，

在侯孝贤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要面临的是对自己中国台

湾身份建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建构在那一国民政府掌

权的环境下，传统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源泉，同时，彼

时的中国台湾经济并不发达，在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

下，家族制的家庭结构作为一种事实的反映出现在了侯

导的镜头中。在是枝裕和所处的时代，日本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快速，现代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人们说是枝裕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8 期 JZK publishing

195

和是“第二个小津安二郎”正是因为小津安二郎关注的

是传统家庭的破坏而是枝裕和关注的是现代化社会中

的现代家庭样貌，而这些现代家庭的标准则是以核心家

庭为主。

侯孝贤呈现的大家族与是枝裕和描绘的核心家庭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在家庭结构上的

大小区别，更体现了两位导演通过家庭呈现出的截然不

同的思想。在这两位导演的电影中，家庭的涵义被赋予

了不同的内涵。

是枝裕和镜头下的家庭更多是关照家庭内部、家庭

间的关系。传统家庭的概念在他那里被拆解，血缘关系

与家庭联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影像中，“家庭”呈现

出了情感归属地与温情的牢笼两种状态。《步履不停》

中长子的死亡，父亲对次子良多的控制以及良多的挣脱

是一种血缘对抗的表现。《无人知晓》中的母亲更是将

子女抛弃，落得四个孩子的死亡……可以看出，是枝裕

和通过影像表达出了现代家庭中血缘背后的残酷——

血缘是一种“不可抗力”，是人天生所携带的属性，无

论好坏，都只能接受。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家是温情的，

《小偷家族》《海街日记》乃至《掮客》都呈现给观众

一种无血缘或者有着淡薄血缘情况下的温馨家庭。可以

看出，是枝裕和对血缘有着纷杂的认识，他所表现的家

庭本就没有固定的样本或可供回归的传统
[1]
。同时，他

对家庭的关照其实止步于家庭内部，是一种对现代社会

家庭关系的反思，尽管像《小偷家族》《无人知晓》等

影片指涉了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却没有对社会意义进

行深度挖掘。

侯孝贤将家庭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呈

现，将小家庭视为反映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镜子。相

较于是枝裕和以小见小、以实写实的血缘观，侯孝贤以

小见大、由显入隐，他所描绘的“不可抗力”更为宏大，

代表着时代与社会的制约，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悲

情三部曲”指涉着是中国台湾自《马关条约》后被殖民

的历史与个体生存境遇。“青春三部曲”中“严格的父”

与“失语的父”形象的建构同样反映着中国台湾由乡土

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父权”的式微。用他自

己的话说：“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

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

像河水涓涓而流
[2]
。”侯孝贤通过家庭表达的是个体乃

至“小家”在社会这一“大家”转型过程中的生存境遇，

影片主题具有的是复杂的多义性，呈现出家庭——社会

——历史层面的联动表达方式。

2“他者”与“自我”——导演主体的介入

侯孝贤和是枝裕和的影片都具有强烈的纪实主义

特色，融合了现实主义的题材、虚构的情节和即兴的表

演等等。在叙事风格上，他们都采用了去戏剧化的写实

和反情节的叙事形式，大量使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以

纪录式的方式观察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变化，展示他

们的困境和情感挣扎。然而，两位导演在纪实表现手法

上也有一些差异，反映了他们思想介入程度的不同。

侯孝贤的镜头是冷静的、节制的，呈现出一种冷漠

凝视的特质。在他的影片中大量地使用远景、全景、空

镜头来观察故事，这种“留白”的方式召唤着观众对于

故事内容的想象，这种想象也加深了观众对影片所反映

的现实境况的理解，呈现出一种东方美学的意味。同时，

这种远观的方式也表现出导演本人欲与故事保持一定

距离的思想，侯孝贤曾在访谈中提到：“看事物要会有

一个俯视的角度，一个旁观的角度，不然你投入得太进

去，反而没办法处理。”这种思想是导演对“第三只眼

睛”的追寻。在《冬冬的假期》中，导演通过童年冬冬

的视角展示了外公一家种种灰暗的故事；《悲情城市》

中，侯孝贤也频繁地使用大远景和空镜头来观察或是避

开冲突，反映了林家这一家族的悲剧。作者用这种“他

者”的视角完整地呈现了生活的残酷，同时也淡化了戏

剧冲突，没有对故事进行批判，反而给观众一种沉默的

悲伤和凄冷之感。

是枝裕和同样也偏爱长镜头和空镜头，但是不同于

侯孝贤的是，他灵活地运用特写镜头去反映生活事物本

身，在微观凝视中践行其"以小见小"的美学宣言。这种

拒绝象征升华的创作自觉，恰似其镜头下永远盛不满的

日式汤碗，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原态的谦卑注视。《步履

不停》中的墓碑、《比海更深》中阳台的橘子树等等，

通过特写、满景和近景去将这些充满意味的影视符号放

大，也在推动着故事的叙事进程。同时，是枝裕和虽然

继承着侯孝贤静观美学的思想，但是他在冷漠的观察中

加了一丝暖意。《小偷家族》中家庭成员在破旧房间中

的嬉闹；《海街日记》中姐妹们一起采购、做饭和过节

日；甚至在《无人知晓》中，导演把全片唯一一滴眼泪

留给了那个不辞而别的母亲，这滴眼泪使得本来一个故

事中“冰冷的机器”变成了一个有苦衷的“人”。这种

细节的捕捉使得片子有了别样的人生况味，也是导演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5 年 2 卷 8 期

196

“自我”的镜语表述。当然，无论是“节制的凝视”还

是“暖心的细节”，其实都是导演意志的一种表达，“他

者”与“自我”只是这种主体表达的不同手法。

3 由人及人——作为核心的“人”

人是电影中的核心元素，故事围绕着人物展开，情

感需要人物来传达，电影往往以人物为中心，带领我们

进入不同的世界。然而，并非每部电影都注重展现人物。

许多电影将人物仅视为情节发展、起伏变化的工具，为

了特效、煽情或其他感官刺激而随意安排人物。而侯孝

贤和是枝裕和的电影则将人物本身、人的生活视为影片

的核心。是枝裕和探讨的是在家庭结构内部人与人的关

系，无论是对血缘的思考还是对人物的塑造，都体现出

他对人的体恤，都能反映出作为人而言，其自身背负着

的不可磨灭的烙印，在他镜头下，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

“坏人”还是“好人”展现着人性化的面向。侯孝贤更

是聚焦于生命的本质，《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南

国再见，南国》等等影片所关注的都是人本身的生活状

态，各种边缘人物的塑造、细枝末节生活琐事的描绘都

反映了生活本来的状态。侯孝贤把人的失败拍成了一种

内在属性，仿佛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就是被无常戏弄，但

他自己曾说过：“至于苍凉不苍凉，苍凉是我的一个角

度，因为我感觉人存在本身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

我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3]
。”在他们的电影中，观众感受

到的是作为“人”的自我去关照另一批作为“人”的电

影人物们，这给所有人一次旁观生活、思考生活的机会。

4 结语

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年代固然重要，但导演所处但现

实语境更是会对其影像创作产生结构性影像。当人们评

价一位导演及其作品时，需要回溯到他们当时所处的时

代潮流中。是枝裕和和侯孝贤作为纪实主义电影大师，

他们的影片极具个人风格。这种风格深受他们个人经历

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两位导演的影片进行比

较分析时，我们回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这也符合

结构主义作者电影论的理念。

本文从叙事主题和镜语思想两个层面出发，对两位

导演的电影进行了异同的阐述。同时，也突显了他们共

同关注的核心主题——人。电影被视为生活的一面镜子，

成为人们关注其他群体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化进程中，

城市中的人变得麻木且孤独，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因此，

对“人”本身的关怀成为大众的一种安慰剂。在商品化

的浪潮中，电影不可避免的遭受着商业化的冲击，但幸

运的是，世界上依然存在像是枝裕和和侯孝贤这样的导

演。他们仍然保持对人和人境遇的关注，电影的思想与

生命在他们手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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